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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能否写当代史，对此有一种议论：“当代人没法写当代史，只有留给后人去写。”这

种说法相当流行。如果说这种看法一点根据都没有，那也难说通。它确实有几条理由：有些历

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时间相隔得久些，反倒看得更清楚些；有些重要史料，常常在以后的日

子里陆续发现或公布，当时人未必都能看到；人们对历史也不断会有新的认识；而讲的更多的

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总难免遇到一些忌讳，有的事一时还不便在历史论著中都公开地发表。这

些都是事实，套用一句常用的词，对当代的历史研究者说来，这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性”。

但反过来又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难道后代人就没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了？难道只

有他们的论述才是真实可靠的？显然也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人没有在他准备论述的那些

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生活过，无法直接观察客观事物呈现出来如此众多的侧面和复杂的演变

过程。他们进行研究的依据，主要是以往留下的一点文字资料，或者再加上一些实物资料，

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做出判断和论述。这里自然不乏真知灼见，可是也难免存在弱点。这

是因为，第一，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社会心态、风俗习尚，以至不同

人群中的复杂心理，他们对某一事物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前后变化轨迹等等，未必都在文字资

料中保存下来。有时候，越是普遍存在而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反而容易被视为不言自明

而没有人把它专门记录下来，或者只是语焉不详地随便提到，并不引人注意。就是做了详细

记录的文字资料，是否都同事实相符，是否有当时人有意的掩盖，以至曲笔，同那时代相隔

较远的后人要做出准确的判断，也不是容易的事情。第二，后人所生活的环境会有巨大变

化，而人们通常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或判断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环境和事实，以为

事情应当就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这中间容易产生巨大的误差，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国外的

人要去详细议论国外的事情，在熟悉情况的人听起来，有时就觉得隔靴搔痒或似是而非。即

便对当年留下的一些文字记载，由于时代的隔膜，能否正确地理解它也还难说。后代对前人

历史的议论，自由倒很自由，可以没有什么忌讳，不受多少束缚，但往往又带来另一个问题：

容易有太多的主观随意性。这对后人来说，是否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性”呢？因此，无论当

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实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

当代人和后代人所写的历史虽都具有“时代局限性”，但也各有各的优点。据说世界上的

拿破仑传记有上千种，人们绝不可能把它们读遍，一般是挑两头来读：一种是最早的，一种是

最新的。最早的大体上是同时或时代相近的人写的，读起来觉得比较真实而亲切。最新的则可

能反映出近两百年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至于在这两头中间的大量传记，一般人就顾不上再去

看它，除非其中真有格外杰出的名著。这说明，在历史撰述中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责任，各

有各的存在价值，相互不能替代。在上述两种历史著作中，“最新的”是不断变动的，今天是

最新的，过多少年就不再是最新的了，又有更新的作品去代替它。可是，“最早的”却是不变

的，它所特有的那种价值始终存在，除非有久经湮没的更早而更有价值的著作被重新发现。

历史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把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

史（这也算是“所见世”、“所闻世”和一部分“所传闻世”吧）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

实在是一种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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